
烈士英灵永存 

唐占忠 

张晋龄烈士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与敌展开了

英勇斗争，直到献出了宝贵生命。窑上地区人民对他的英雄事迹永远难忘，今

忆写二、三，以示缅怀。 

三闯良乡城 

1944 年春，驻扎良乡的日寇多次来窑上一带骚扰，百姓生无宁日。为巩固

抗日根据地，壮大民众势气，区委一方面组织民兵配合主力部队巧妙打击敌人;

一方面有计划地深入敌后，开展宣传搞攻心战，牵制敌人活动。这年农历二月

初二，张晋龄化装成讨饭花子，头戴破毡帽，身披麻袋片，肩背破布搭（内装

传单和标语），手捧砂锅（内盛浆糊），傍晚来到良乡南门。守门的日军和宪兵

正在盘查，看他是个讨饭花子没理睬，于是，混同查过的人们进了城。 

夜深人静，张晋龄走大街、串胡同，在僻静处把标语贴在墙上，到住户便

将传单塞进门缝。忙了一夜，天亮城门开了他又回到南门。将毡帽往下拉了拉

遮住半个脸，蹒跚地凑近城门口，守门的瞅他那副花子样，舞动枪刺吼道：“别磨

磨蹭蹭的，快滚出去!”他从容地溜出城门。 

天明，城里到处都是“八路军大部队近日打良乡!”“消灭小日本，清灭宪兵队!”

“中国人一条心团结起来打敌人!”“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标语和传单。霎时，惊动了

城里日军，宪兵队像饿狼挨门挨户搜查。敌人吓坏了，下令四门增加重兵把守。

这样，有一些时间敌人龟缩在城里没敢出门。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抢占了良乡城。1946 年，逃亡地主、汉奸如里渠村的

商本斋、官庄村的许炎武等，盘居良乡勾结伪军和还乡团，大肆向窑上一带反

扑。为了打击敌人和保护人民，我党开展了除奸反霸斗争。7 月下旬的一天，张

晋龄和韩营村交通员张珍打扮成掏大粪农民，赶着一辆装粪的马车，天朦朦亮

便来到良乡西门。守门伪军拦住盘查，张珍从车上取下一筐桃儿，对伪军说：“秋

天种麦缺肥进城掏点粪，请老总给个方便……”伪军收了“叩门礼”，一杨手说了声：

“进去吧!” 

张晋龄二人进了城，赶车来到西北角城隍庙后门（据城内地下党报告商本

斋住西配房），两人轻手轻脚走进去，院里没人;到窗下一听，商本斋正在洗脸。

张珍守在门外，张晋龄掏出手枪闯进屋说：“不许动!”顿时，商本斋吓呆了，小老

婆也吓得钻进床下。张晋龄威吓道：“跟我走!”刚迈出门口，被张珍用毛巾堵上了



嘴。两人押着商本斋迅速走出后门，到车前像扯死狗一样把他扔进粪筐，盖好

盖，鞭子一杨，车又返回西门，守门伪军一见是方才的粪车，怕闻臭味捂着鼻

子喊道：“快，快走!”粪车顺利驶出城门。 

1947 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这年夏末，我平南第一、二支队协

助区武工队，连续消灭了肖场和公议庄两个伪据点后，准备继续攻打缩进良乡

的伪军。为摸准敌情，张晋龄决定三闯良乡城。一天，他化装成卖土碱的农民，

推个独轮车走近良乡西门。守门伪军见车上是土碱，没有什么可查之物便放行

了。进城不远向左拐进了罗府街。张晋龄看看前后无人，急速将车推进一户人

家（我党地下工作联络站）。他得知城里敌人情况后吃了饭卸下碱，推着空车又

向南门走来，时近中午，城门口来往行人熙熙攘攘，将走出城门时，那里正和

伪军聊天的韩营村伪保长韩仲河一回头认出张晋龄，他如获至宝地高声大喊：“推

独轮车的那人是共产党干部，逮住他!”守门伪军应声便围了上来，张晋龄心想，

此时身份已暴露，只好和敌人拼了，他扔下独轮车，朝敌人开了枪，打死一个

伪军，顿时，行人乱成一锅粥，张晋龄混在人群里越过护城河石桥，跨进白家

饭店院里蹿过东墙，飞快向东南方向奔去。任凭敌人慌乱不堪，张晋龄早已穿

过京汉铁路，钻进一望无际的青纱帐中。 

诱歼“黑杀团” 

自从 1946 年 11 月，张晋龄领导的区小队中有一名叫王殿文的队员叛逃投

靠了良乡国民党黑杀团头子游申会。我们的同志接连遭受杀害，张晋龄悲愤交

加，决心除掉这个叛徒。 

1947 年农历 8 月 13 日下午，张晋龄带领武工队和区小队秘密来到韩营村。

他让武工会主任刘国珍叫来老贫农唐怀将两封信交给了他，并且告诉他如何送法。 

傍晚，韩仲河（伪保长）老婆正在街上装柴，唐怀拎着上衣走过去，那女

人见状便问：“这么着急干什么去？”“去五间房。”唐怀答道并将上衣往身上一披，

兜里两封信刚好甩落在街上。他们毫无察觉地朝村外走去，出村不远便藏进路

边玉米地里。那女人转脸见街上有两封信，马上捡起带回家。韩仲河打开一看

是张晋龄写给五间房、辛庄、鲍庄等村负责人约定今夜 10 点到金门闸（今窑上

村东南永家河上乾隆年间修的排水闸），第三孔桥下开会的通知，他如见珍宝，

将信塞进怀里骑上毛驴急忙向村外奔去。唐怀看韩仲河过去了便回村向张晋龄

做了汇报。晚饭后张晋龄带领队伍来到金门闸。他让战士从堤畔上打来蒿草捆

成五、六个草人摆在第三孔桥下，然后，队伍迅速埋伏到南、北坝台和桥面上。 

韩仲河到肖场据点把信交给王殿文，他看后高兴得一拍大腿笑道：“哈哈，张

聋子（张晋龄外号）今天老子非生擒活捉你不成……”马上召集二十多个黑杀团

成员奔金门闸而去。他让逃亡地主陈偏带一部分人从堤里桥东堵截，他带一部

分人从堤外包抄。王殿文借着朦胧月光往东窥望，隐约可见桥下有五、六个人，

便急不可待地开了枪，同时大叫：“张聋子你跑不了啦!”便狼一般地扑过去。此时，



张晋龄一声令下：“打!”“叭、叭、轰、轰……”六、七个敌人应声击毙。其他敌人吓

得魂飞魄散、撤腿便跑。“追!决不让王殿文跑掉!”战士们如猛虎下山紧追不舍。王

殿文象没窝的草鸡刚跑到桥西睾塘边，就被战士广明和任万川抓获了。将他押

到桥上，张晋龄用手枪对准他的脑袋：“你叛变革命，杀害革命同志，死罪难逃!”“叭!”

一声枪响，这个十恶不赦的叛徒终于得到应有下场。张晋龄掏出写有“谁跟共产

党作对，危害百姓者，下场就跟他一样!”的告示用石头堆压在王殿文的尸体上，

然后，带领队伍踏着月光，沿永定河大堤向南走去。 

巧战“六股道” 

“六股道”地处琉璃河镇原窑上乡，它北通鲍庄，南至涿州市陶营，东到五间

房，西到官庄，东南去韩营，西北去辛庄，形成六股交叉，故而得名。解放前，

这里沙丘连绵，梨树成行，墩子杨虬枝参差，蔬凉阴森，路人稀少，是土匪时

常出没的地方。 

1946 年，良乡国民党勾结地主还乡团疯狂向窑上一带特别是韩营村（当时

是涿良宛联合县五区根据地，区长张晋龄常住此村）加紧进剿，白色恐怖日趋

恶化。这年 12 月的一天，北风呼啸，黄沙迷漫，驻扎在辛庄的良乡县讨伐队和

还乡团三百余人，在叛徒王殿文带领下，穷凶极恶地向韩营扑来。正在村口放

哨的民兵赵永山发现后立即“叭、叭”连发两枪，一方面阻击敌人，一方面以示民

众赶快躲避，随后他也迅速地钻进了地道。 

敌人进了村，像恶狼闯进各家各户，挥枪东扎西挑，大呼小叫寻找共产党、

区武工队、张晋龄、民兵和抗日家属。折腾了半天只抓住孙永民和唐庆两个没

来得及隐蔽的百姓。王殿文对两人进行了严刑拷打和审问，两人忍着疼痛，咬

紧牙关一字不吐。王殿文气急败坏地骂道：“难道你们村的人都是共产党作的!不

说，老子崩了你们……”敌人抓不住人，开始了灭绝人性的抢掠勾当，抢牲口，

烧民房……把全村糟蹋得不成样子。 

当敌人刚进村时，赵永山便从村东头地道爬出，不顾寒风凛冽，快速越过

永家河大堤，直奔大兴县赵村跑去（当时区武工队和平南省二支队正在此村休

整）。张晋龄听了赵永山的紧急报后，立即组织队伍，并对战友们风趣而果断地

说：“诸葛亮借东风灭曹，我们借风沙灭顽敌。”武工队一行人直扑六股道东北高沙

丘，张晋龄命令地雷手在西北、正北、正西、正南四股道上埋好地雷;命令鞭炮

手带上水桶、火柴和鞭炮埋伏在东北、正东、东南三股道两侧，全体指战员冒

着严寒风沙等着敌人上勾。 

时近中午，从韩营归来伪军押着十三辆大车和两个老百姓，摇头晃脑地走

进六股道。七、八个前卫兵刚到西北股，脚下便踏响了地雷，“轰、轰、轰”几声

巨响，伪军被炸得血肉横飞，尸体无存，其他敌人顿时昏头转向乱作一团。鞭

炮手立即划着火柴点燃鞭炮放进桶里，霎时，叭叭叭，哒哒哒……鞭炮如同机

枪声响彻天空。这时，张晋龄和二十几名武工队员顺着强劲的东北风高呼：“冲呀!



冲呀!交枪不杀……”一枪未放，十多分钟结束了战斗。十三辆大车和两位乡亲也

脱险得救。这次战斗缴获敌人机枪一挺，步枪十七支，子弹三百余发和一些军

用物资。 

 


